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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算有声，大算无形
滚滚红尘

跟朋友聊天，话题不知怎么
说到吃。

秋漠说起他小时候去给外公
祝寿。外公家是个大家族，舅舅、姨
多，表兄弟姐妹自然也多。等不及
开饭，孩子们就对那白白胖胖的生
日蛋糕起了意。这东西当时还比较
稀罕，况且小孩子碰到一起，总爱
吃抢食，所以蛋糕盒子一打开，臭
小子们便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虎视眈眈之中，大表哥踊跃出
头，要替外公切蛋糕。大表哥切的
蛋糕，块头都不大，表弟们年纪小，
对这不常吃到的“奢侈品”又贪心，
个个都嫌分给自己的那一份不够

量，有样学样地“要等下一块”。然
而等下去的结果是，合自己心意的

“下一块”最终也没有来。大表哥的
蛋糕切得越来越小，其他几个表哥
率先醒悟，纷纷表示“我不嫌小”，
把一个蛋糕抢了个精光。表弟们如
梦方醒，可是大势已去，除了埋怨
长辈们监管不力，只有号啕大哭的
份儿——— 这眼泪想来该是双色双
味的，一半儿是馋，一半儿是悔。

军人出身的远征，对这个章
节似乎格外会心，一阵大笑之后，
说起他们刚入伍的新兵蛋子。十
八九岁的年纪，正是胃里能拉三
套车的时候，加上一天的新兵训

练累得要死，乍一离家心里又空
虚，胃口便成了济公活佛的宝葫
芦，永远也装不满。可是连队的伙
食，似乎总也不足量，于是到开饭
的时候，就有人想出高招儿———
把米饭在碗里压了又压，看上去
不显山不露水的，一碗饭却总能
比别人多盛三分之一。只是这样
板结的米饭凉得太慢了，翻腾吹
气儿忙活半天，也还是滚烫烫地
吃不进嘴，倒是那些只盛大半碗
的，很快吃完了回头再去添，反而
能吃得心甜肚饱。

考拉牛听了这些若有所思，
触类旁通地说起他在股市的经

历。前几年，他跟同事一块入市炒
股，他自恃对企业有着深入的研
究，对选定的价值投资型股票总
有着莫大的信念和期许。而同事，
则总是土狼一样地跟在他的屁股
后面捡食儿吃——— 看见他买了什
么股票就跟进，有了几个点的利
差就出手，还口口声声地劝他落
袋为安，“见好儿就收吧，一口吃
不成个胖子。”考拉牛对那厮的小
富即安甚至是鼠目寸光的“娘们
儿气”十分不屑，遇到什么聚会交
流，总免不了把他的“取一毛”
(“取”是对方姓“曲”的谐音，“一
毛”是指买入股票后见有一毛钱

的利差就出手)拿来练嘴磨牙。可
是几年下来，他眼看着行情一浪
一浪地涨过去，手上却收益无多，
反倒是那个“取一毛”，零打碎敲
地见利就出手，反而聚沙成塔、涓
滴成河，竟然成了挺殷实的赢家。

聊到这里，忽然有了一个短
暂的停顿。也许是考拉牛那一脸
的无奈和反思，触动了各自的心
思吧。说起来，人这一生从小到
大，总在刷新、重复着前人犯过无
数次的错误，而错误的结果，似乎
总陷进同一个魔咒：道高一尺、魔
高一丈，算来算去，最先中招的，
常常是小算盘拨拉得最响的人。

□阿简

他们就在半山腰里悬着，一
不小心就会粉身碎骨。他们一起
埋怨那个死导游，大家说步行上
山，欣赏一下山里的风景吧！他偏
要赶时间，说赶紧开到山顶，随便
转转就得返程，要不时间不够用。
而今倒好，大家都要命丧黄泉了。

能和她死在一起也好！他看着
对面的她，痛苦地朝她笑了一下。
她也报之以痛苦的微笑。尽管经过
这些年风霜的洗礼，她的笑仍带着
不可抗拒的魅力，就像那个夜晚，
他无法拒绝她明亮的眼睛、鼓胀的
胸脯和完美的胴体一样。那之后，
他一直自我安慰说是受了她身体
的诱惑，可是他不得不承认，那一
刻，他的心在剧烈跳动，就像他以

后的无数次见到她那样。
那时，他是厂里的办公室主

任。她是新进来、在他手下实习的
大学生。自从看了他写的几篇豆
腐块文章之后，就把他的很多段
落句子当成经典来背诵。她说她
很懂他，懂他的喜怒哀乐、悲欢离
愁。对于他的文章，她往往一语中
的。他也认为，在他的生命里，她
就是深山老林里走出来的精灵女
妖，迷人、魅惑，今生注定是要来
摄他的魂、夺他的魄的。

那夜之后，她说，你离婚吧，跟
着你，讨饭都行。即使厂里把你开
除，你还有我。他使劲点点头。但在
回家的路上，他很快就清醒了，他
的妻子是常务副厂长的女儿，不远

的将来，岳父当上厂长，他就是副
厂长，等岳父一退休……

他说，忘了我吧，权当一切没
有发生过。他想她会大吵大闹，逼
他给她找个更好的职位，或者找
他要很多钱。他会想方设法应付，
只要她不给他捅娄子。结果，一切
很平静，她愤怒地看了他一眼，掉
头离去了。

他通过关系，提前结束了她
的实习生活，把她调离了办公室。
不久之后，她就找了厂里一个老
实巴交的工程师结了婚，他才算
长出了一口气。可是，人算不如天
算。他岳父并没有如愿当上厂长，
反而被新来的厂长整得提前退了
休。他呢，也就从主任降职为科

员。命运捉弄了他，要不是他有个
活泼可爱的儿子和漂亮贤惠的妻
子，他连死的心都有了。

他看着她，一如从前。在临死
之前，忽然忆起种种往事，对她的
爱一起袭来，他想告诉她，如果回
到当初，他会毫不犹豫地去爱她，
抛弃家庭，抛弃一切。她的眼神含
着笑，似乎在对他说，即使现在相
爱，也不算太晚，因为我们还没有
灰飞烟灭。他站起来，走向她，她
也站起来，走了过来。他们紧紧地
相拥了。天，我们的爱，迟到了这
么久。还爱什么，都快到站了！旁
人看着他们，冷冷地说。是啊，已
经快停船靠岸了，不爱就来不及
了！他开始感到头晕目眩，天旋地

转了！啊，大巴跌落了！嘭，他的头
撞在了石头的棱角上，头骨连着
血肉开始朝外飞裂……

到站了，到站了，还睡！他醒
了，原来是一场梦。头碰在玻璃上
还不知道，睡得真死！大家都在笑
他，包括对面的她。

下了车，妻子和儿子在等他。
旅行怎么样？妻子问。还好，他心
不在焉地答道。瞥了她一眼，看见
她正和前来接她的丈夫亲昵，然
后他们相互搂抱着走远了，她连
头都没有回一下。

看什么呢？妻子笑着说。看春
天，都已经三月了，春天还这样迟
迟不来！他有气无力地说。今年，
是倒春寒呢！妻子回答他。

大难临头才要爱
谈情说爱

□阿辉

在聚会中遇到一位近一两年
来和大家只有电话、网上交流，在
各种活动中从未现身的女朋友。我
们上来先是嗔怪她重色轻友，恋爱
以后简直就像人间蒸发一样。再细
细打量她一番，又齐齐惊呼：你怎
么瘦了这么多啊！

岂止是瘦，准确地说应该是容
颜憔悴。坐下来深聊一会儿，我们
才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女朋友
半年前结束了前一段对她来说刻
骨铭心的感情。大概是为了走出伤
感的阴影，她竟然神速地投入了另
一段恋爱，而且用情颇深。那男生
年龄比她小一点儿，但看起来很成
熟，职业也是在婚恋市场备受青睐

的那种。起初，两人可谓情意缠绵
难舍难分。才不过两个多月，男方
的热情便迅速降温，电话、短信、约
会统统变得稀少。不久前的一次，
她打他的电话，他说自己正在南方
出差，便匆匆挂了。不一会儿又给
她发短信说：我觉得我们做朋友更
合适——— 这不等于变相在提分手
吗？

她怎么也想不通，凭什么？两
人明明是一见如故颇为投缘的啊！
不甘心的本能一上来，便有些失态
地发短信问个究竟。男方回复：对
不起，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好大，真
没有心情拍拖。

这口吻像是外交辞令了。我悄
悄问她怎么

结识的该男生，答曰：和朋友出去
玩时认识的。我又追问：那他和你
的 朋 友 们熟吗 ？她 支 支 吾 吾 ：
不……是和朋友在夜店玩时他主
动搭讪认识的。

原来如此——— 多么天真的心
态！夜店难道是个交友的地方吗？
大多数时候，那只是个演练场而
已。男人以搭讪的成功率、女人以
被搭讪的成功率作为证明自己魅
力的重要指标。光与影的闪耀，酒
不醉人人自醉的状态，像是个蛊惑
的游戏，吸引着型男索女参与进
来。

想想看，假如是一个生活规律
内心平静的人，一般情况下是不会
花费一整晚的时间去被那些高音

喇叭折磨的，况且还要冒着
破坏生物钟的危

险。那么
一

个正常人去泡夜店贴切的理由是
什么呢？你说排遣寂寞也好，猎奇
猎艳也罢，但总归不是想认认真真
寻觅一段感情吧。

想当年，和玉女周慧敏谈了20

年恋爱的倪震，有天晚上跑去夜店
玩，几杯酒下肚之后情难自已，跟
城大的大四女生张茆激吻，两个人
的舌头在对方嘴里搅和了好几分
钟。这一幕，恰好被狗仔偷拍，爆料
给香港媒体。眼看事态扩大，人家
倪震想到的，完全不是保护秘密情
人张茆，而是第一时间安抚女友周
慧敏。气得张茆把事情的由来和盘
托出：两人3个月前便相识于兰桂
坊的酒吧，倪震与她聊得甚为投
机，旋即展开热烈追求。从网上流
传的照片看，小姑娘的确
样貌不俗，身材火辣。可
那又怎么样？十几年前
就把自己创办的杂
志卖掉宣布提前退

休的倪震，确实断不了去夜店游
玩。喜欢光顾夜店一方面是为了在
长期闲散的生活中找到情趣和自
信；另一方面，他和周慧敏投资的
台球室里也有酒吧啊，人家去泡夜
店可称之为体验生活好不好？前提
是，在倪震的心中，端庄娴雅的女
友要比在夜店中遇到的露水情人
重要得多。

其实，许多通常意义上的好
男人都尝试过“男人都会犯的
错”，只要事后他们做出“很愚
蠢”、“令伴侣蒙羞”的检讨，往往
都得到了原谅。可是女孩子们，却
不会因为有了那些错误的体验而
得到幸福。所以说，与爱情的邂
逅，不光要选对正确的人、正确的

时间，还要有正确的地点。
在某些场所中偶然相遇

的男女，注定如电光
火石，转瞬间就没
了踪影。

把感情当游
戏固然可憎，把游
戏当感情未免太
傻太天真。消遣方
式与恋爱方式，是
不能混为一谈的。

夜店的邂逅
潮男潮女

□雨淙

每段我陪女儿小年走过的
路，幼儿园、钢琴课、舞蹈班……
都是我们的知识大讲堂、百科全
书及十万个为什么。小年五岁，无
所不问，所以她突然问我“青是什
么”，我并不诧异，只反问：“什么
青？”倒像是淘宝用滥的“亲”。

“青色是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呃……可能

是绿色、蓝色，也可以是黑色。青草
是绿色，青天是蓝色。”我们一起仰
头，上面是懒懒淡淡的初夏天空，

“青丝是黑色。”——— 这个词有点儿
生吧，“青纱”？她可能更不晓得。

“那，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青，
是什么颜色？”

我直接卡住了：“……一种蓝
色吧。”不会，里面已经分别列出
蓝绿紫，所以应该都不对。我徒劳
地又一次抬头看天：绉纱一样淡
如轻烟，明净如女孩子的裙，或者
可以命名为“雪纺蓝”。我心虚地
说：“我回家给你查查。”

书上说：青色是在可见光谱
中介于绿色和蓝色之间的颜色，

波长大约为480～490纳米。对五
岁幼童念定义？向她解释光谱、可
见光谱、波长、纳米，我能吗？爱因
斯坦在世，只怕都得敬谢不敏。

小年等不到我的答案，跑去
问大姨。大姨天性务实，惯于从身
边寻找素材：“你不是摔过跤吗？
膝盖上腿上青一块紫一块，对不
对？那个就是青色。”小年大喜，冲
过来对我喊：“妈妈，我身上有青
色。”就要撩裤腿展示。

我倒吸一口冷气。红是印泥也
是血；黄是黄金与盟誓也意味着情
色；绿，这一个字春来铺满江南，也
可以嘲笑一个人的情场失败。每种
颜色都有多重性，我不想让她从暴
力处开始。而小年一头黑色的头
发，正是朝如青丝，我才即将暮如
雪。

一时想不出好的解答，只好暂
且搁下。正好，一个喜欢户外运动
的朋友，新买了皮划艇，邀请我们
去湖上泛舟。我带着小年去了：大
片湖面上，只有我们一条船，湖水
静静破开，千山万水仿佛我独行。

有鱼，被我们搅动，纷纷跳起来，落
水的刹那如一朵朵水烟花。

尽兴而返，夕阳挂在楼群的塔尖
上，凉风渐起。小年穿着救生衣，我还
怕她冷，伸手抱她入怀，无意一抬头，
刹那间屏住了呼吸。像怕惊扰了什么，
我小心翼翼地轻声说：“小年，你看，这
就是‘青’。”将暮未暮，碧蓝天色里泛
出黝沉，像釉蓝，并且是釉下彩，那颜
色，从很深很透的地方泛出来。比蓝
深，比黑鲜艳，比历史更沉着。

她坐在我膝上，也静静地抬
着头：“青”的美丽，同时笼罩住我
们，果然天似穹庐。有一天，我还
会向她说起《敕勒歌》，我但愿有
机会像此刻一样，带她去阴山下，
以实物告诉她何谓天苍苍，虽然
已经看不到风吹草低。

而我打定主意，要抽一个她不
上课的日子去博物馆，让她知道，

“元代青花瓷四爱图梅瓶”是值得
专门设一个展厅，并且大
书在展牌上的，她从
此可以时时地地
认出“雨过

天 青 云 破
处”。青，就是中
国，就是宇宙——— 没
错，我们一向用
青空和苍冥来形
容它。

如如何何告告诉诉你你
青是最美丽的颜色

第三只眼

那颜色，从很深很透的地方泛出来。比蓝深，比黑鲜艳，比历史更沉着。
□叶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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